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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光明日报，网络动画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动
画界的重要现象。《中国好故事》《细说国宝》《狐桃桃
和老神仙》等以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为骨架、以现代审
美理念为血肉，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巧妙融入网络
动画新颖奇崛的视听表达中，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出新的内容载
体，也为网络动画高质量发展摸索出新的精神增
长点。
  以 IP 思维阐释经典故事，建构古今通联，彰显
时代价值，是当前文艺创作的有效路径。在视听创作
领域，IP 通俗而言即广泛的受众基础。作为已经历
时间检验的文艺样本，经典民间故事之所以流传至
今，就在于其精神内蕴既保持着恒定不变的一面，又
有着能被不断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少网络动
画创作者积极通过IP开发的思维路径，在经典民间
故事中深入发掘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从而实现了
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的对话。
  网络动画创作者也需思考如何进一步对接网络
受众需求，利用网络媒介特征提升作品文化内涵与
艺术表达的问题。我们应继续发挥网络动画制作周
期短、体量灵活、成本可控的优势，拓展题材空间，深
化思想内涵，探索如何在文本、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
照中将经典民间故事中所承载的主流价值理念以更
加适合的方式传播开来的路径。

文创产品展示的

是古色古香的“瓤儿”
  据人民日报，以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铜奔马
为原型开发的“马踏飞燕”系列文创产品，受到市场
欢迎。设计师高兴之余，又静下心来思考。甘肃省博
物馆文创中心负责人崔又心认为，文创产品让承载
厚重历史的文物走向大众，一方面大众通过产品进
一步了解文物，另一方面也会向博物馆反馈，甚至希
望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这正是我们期待的，通过
博物馆与观众的双向互动，进一步拓展文物的生命
力。”
　　为此，博物馆更要严格把关文创产品质量。“哪
个产品能火，在上市销售之前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只
能小批量生产。但是，许多工厂不接这种数量少却品
质要求高的小单。”产品经理王红坦言，此前推出的
一款首饰产品，设计出来后两年才面市。“文物文创
产品更要注重品控，做到品质与颜值并存。我们更注
重铜奔马这个 IP 的生命力，而不是单独的一件产
品。”崔又心说。如今，团队仍在积极开发新产品。
  文创产品的“外皮”可以轻松有趣，但最终展示
的是古色古香的“瓤儿”。“要用现代方式诠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兰州大学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杰说，通过接地气的方式让人们
对文物产生兴趣，继而才能走近文物本身，了解文物
背后的故事、历史。

世界遗产传播仍需加强

  据中国经济网，世界遗产是人类历史上璀璨文
明的结晶，做好遗产价值与资源保护利用的传播工
作，意义不凡。近年来，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了解
和探究遗产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加强世界遗产与美
好生活之间的联系。
  为让更多人重视遗产保护，故宫博物院第六任
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作为发起人和文化
向导，完成了《万里走单骑》录制，该节目将目光对准
中国的遗产地，全方位展示遗产地的独特价值。在云
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看
来，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要惠及大众，因此在社
区、学校等场所，普及文化遗产知识也非常重要。
  如何更准确、更形象地向世界解读并推广世界
遗产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价值，同样是一项重要
课题。对此，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
陈平认为，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不仅要依赖自身的价
值属性，而且要以更综合性的品牌建立与产业推广
契合更多元化的受众，推动价值认知的准确性与广
泛性。同时，要通过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价值通感体
系、一个全球传播的 IP，以行业集群发展整体提升
文化遗产价值的广泛接受度。

用古典音乐教育

激发创新活力
  据光明日报，从长久滋养的角度考虑，一种人文
涵养方式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这就是音乐，尤其是古
典音乐教育对创新素质的培养激发。
  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能够助力开发智力。听古
典音乐提高了“有音乐体验”的参与者大脑内涉及多
巴胺分泌和运输、突触神经传输、学习和记忆的基因
活动。另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可以增强人的创新思
维。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
创见性的高级精神活动，而灵感常被看作创新中的
关键时刻。在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的审美活动中，音
响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进而使人展开想象联想，常常
带来这样的“灵感”。
  可以说，只有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才能有机会
产生顶尖级的科学家，而古典音乐教育等人文涵养
方式，是大量创新人才孕育产生的土壤。除了专业院
校之外，我们还应当在中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环节
中，积极融入古典音乐元素。在音乐厅、剧院、图书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中，有意识地增加古
典音乐元素，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同时，涵养创新人才源泉，激发人才创造能力。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网络动画

如何向经典民间故事借力

  □ 雷苗苗 李梦馨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说过一句
广为征引的名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
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的现代
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具体体
现。一个常被遗忘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现象，中
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现代文学创作
是一种城市活动。研究城市文学，是观察中
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窗口。
  刘仲国所著的《罅隙里的风景——— “新
市民小说”研究》，选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的“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
学、心理学和当代都市文化理论、空间文化
理论，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
“新市民小说”进行了详细解读，将其置于

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
序列中，认为它远承百年前“新鸳鸯蝴蝶
派”和“海派小说”的传统，又携带新中国
成立后“工业小说”“改革小说”的基因，
经过“新写实小说”的试水和突破，方才以
“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民间立场”的姿态
登上历史舞台，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
化、城市化时代。
  循着作家作品研究的经典路径，刘仲国
认为“新市民小说”的作者是一批受过高等
教育的青年，怀着摆脱乡土的决绝心愿进入
城市，却又恰好赶上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而
至、体制光环黯然褪色、知识快速贬值的时
代，因而作品中大多呈现了价值观分裂、心
灵无处安居，精神犹疑彷徨的主题，集中体
现在“从怀乡病者到都市闯入者”“从摩登
女郎到都市丽人”“从孤独丑角到边缘文

人”三类人物身上，在叙事上告别了之前
“先锋小说”的实验文体，大多借用通俗
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和善恶有报等中国文
学的传统框架，体现在审美特征上则完全不
同于过去中国文学对“静”“稳”“中”的
美学追求，着力突出城市生活瞬息万变、活
力无限的超快节奏和难于把握，以此反映社
会分工日趋细化的现代城市对精神世界的压
抑、对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和知识分子寻求自
我救赎的艰难。这些要素和特征，在不同侧
面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场进行了
铺垫。
  正如该书书名所喻指，作为历史过渡期
特定文学现象的“新市民小说”，如同“罅
隙里的风景”，虽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和审
美价值，但正因为它和诞生自身的那个时代
同样处于探索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

条件的限制。从文本深层看，很多青年作家
（如邱华栋、张欣、何顿等）对城市“异
化”的指控很可能只是一种模仿西方理论的
叙事策略：在丰富而庞大的感性叙事和简单
浅表的“反思”“批判”之间，并没有建立
真正的逻辑自洽，叙事者内心的声音依然是
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实际所信奉的是一种首
鼠两端的犬儒主义哲学。如果以“新市民小
说”呈现的市民话语来构建一个理想型市民
社会，是空洞而可疑的。
  因此，刘仲国认为，“新市民小说”的
文学史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文学意义。除此
之外，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和维护，也决
定了不能任由资本和物质的力量牵引着文学
话语横冲直撞，否则它随时可能会冲决人性
和审美的堤岸。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新强学术新
著《世俗与神圣之间》，日前由海峡出版
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
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策划，并列入
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暨学科高峰计划资助
项目。
  在此之前，丛新强已经出版《当代中
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莫言长篇小说研
究》《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小
说与文化延伸》等专著。从《世俗与神圣
之间》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近期的文
学研究最新成果与学术观点。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丛新强说：“收到本书中的
文章代表了我的几个学术关注点。”

“文学生活”并非一个日常术语

  除了持续进行的既往研究，丛新强的
学术关注点近期聚焦温儒敏先生提出并论
证的“文学生活”命题，并且正在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50— 70 年代的中
国文学生活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文学生活”
有其特定指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与
研究，“文学生活”侧重强调“普通国民
的文学活动”，充分意识到文学与各种媒
体间的渗透和互动。丛新强说：“这一全
新的概念，并非通常所意会的字面意义的
表达，而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思辨性和逻辑
展开，否则不过是一个日常术语而已。”
  他认为，面对“全球化”本质存在的
“全球对话主义”“文学生活”至少关涉
三个问题，“第一，文学生活处理的是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第二，文学
生活是一种‘文学对话’；第三，文学生
活是一种‘文学行动’。”
  丛新强以“对话”与“行动”为两个
关键词，对“文学生活”的内涵进行细致
阐释。他说，“文学生活”不是按照“我
们”的“意愿”发生、发展的，它是一种
永远开放性的研究，而且是一种无法预料
结果的研究，甚至“我们”不能准确把握
研究的过程，所以其创造的“生长点”和
产生的“思考”或许大于研究本身。“文
学生活”意义上的“对话”，本质上说是

一种没有“前提”的对话，如果说非要有
什么对话的“前提”的话，那就是对“自
我”存在的反思和对“他者”身份的尊
重。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再次构成“文学
生活”概念的“提出”和“展开”。
  他认为，“文学生活”研究从根本上
就处在“对话”之中，其间涉及的每一个
“主体”都互为对话者，“‘对话’赋予
‘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从而使得‘主
体’之间得以相互改变的承认。”
  丛新强举例，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关
系，就是“文学生活”中的互为主体性的
对话。影视吸收文学的能量以激活自身，
而文学则借助影视的传播获得扩展的机
会。在影视发展中，文学著作往往成为影
视工作者改编拍摄的首选。文学何以成为
影视最需借助的资源？因为它所提供的故
事、人物及其语言构成其中的核心要素。
张艺谋导演就曾说过：“我们研究中国电
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
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从文
本到剧本的历程无论如何，文学对影视的
基础性作用迄今为止都是其他因素和资源
无法取代的。
  反过来说，影视对于文学的影响又大
致具有负面和正面的两种表现。从负面效
应来说，由于改编带来的对原著和原著作
者的宣传效应和经济效益，影响了作家的
创作心态，也就出现了作为影视改编备选
作品或脚本的小说，影视化痕迹明显。评
论家胡平先生在《视听时代文学与影视关
系如何重构》一文中曾概括，影视化痕迹
明显的表现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是：“主题
健康而肤浅；注重故事情节，而故事又好
不到哪儿去；忽视生活的丰富质感，忽视
细节描写，忽视闲笔，真把小说写成了单
线的单纯结构；取消了细腻的心理刻画；
对话过多等。”
  丛新强认为，说到底，“文学生活”
就是“对话”，这个“对话”没有终点。
通过不同层面的不间断的“对话”，文学
的现时经验和过去经验得以不断交流，文
学的“外循环”得以形成。

勾勒莫言小说新作的精神特征

  丛新强教授在学术领域还有一个产生
影响的方面，就是关于莫言文学的研究。
目前，他还担任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莫言研究
会副会长。他说：“围绕这一领域我发表
了系列论文，还出版了专著《莫言长篇小
说研究》。收入本
书的几篇文章较有
代表性，虽然莫言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已经有目共睹，但
我还想在其‘中短
篇小说’文本解读
和作家主体意识及
文学思想研究等方
面有所建树。”
  在莫言小说新
作 的 精 神 特 征 方
面，丛新强进行了
深入思考。诺奖之
后，莫言公开发表
的代表性新作主要
在于短篇小说，包

括《天下太平》和以“故乡人事”命名的
《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及《等
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
等，这些作品后来收入了莫言小说集《晚
熟的人》。
  丛新强认为，尽管这一系列的创作依
然来自那个广义的“故乡”，却呈现了新
的精神特征，并通过真实两难的时代境
遇、善恶难辨的人性面相、恩仇并泯的精
神旨归等方面生动体现。
  他举例说，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对
“打铁”情有独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
卜》中，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打铁”场景
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姑妈的宝刀》的开
篇“民歌”也正是从“铁匠”入手演绎出
“宝刀”的故事。《丰乳肥臀》中作为铁
匠妻子的上官吕氏，实际上打铁的技术比
丈夫要强许多，只要看到铁与火就热血沸
腾，创造了女人打铁的先河。《生死疲
劳》中的西门闹，第一次生命转换形态是
“驴折腾”。小说中写到单干户蓝脸带着
西门驴上蹄铁之时，面对的还是铁匠铺。
  到了新近的《左镰》，莫言开篇“小
引”就是“打铁”。每年的麦收时节，铁
匠老韩一行三人便来到村头，不仅为乡民
打造出实用的铁具，更塑造了一道独特的
风景，旋即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
面。本来和谐而妙趣横生的渲染到位的
“打铁”画面，因为田千亩提出的一把
“左镰”而被打破，
从而引发一段牵肠挂
肚的恩怨人生。
  在《左镰》中，
莫言写道：“三个人
站成三角形，三柄锤
互相追逐着，中间似
乎密不透风，有排山
倒海之势，有雷霆万
钧之力，最柔软的和
最坚硬的，最冷的和

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
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
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
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
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
到了呈现与消解。”
  丛新强说，在《左镰》中，人生的恩
怨纠葛，就在这样的结局中得到释放。看
起来是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也就是修炼
一种人生。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
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
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
如何，终究是为了实现恩仇并泯的精神
旨归。
  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收入他
2020 年上半年创作的《晚熟的人》《贼指
花》《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等。对
于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品，丛新强通过单篇
笔记的方式，逐一进行了解读。关于《红
唇绿嘴》，丛新强认为，小说不禁让人想
起鲁迅先生的《故乡》，人物之间也有可
圈可点之处。小说中，“我”由京返乡看
望病中的父亲，遇见当年的覃桂英、如今
的“高参”。“高参”的确不一般，已经
不是传统乡间的农民形象了。莫言发现了
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中的“新人”。只不
过，这类“新人”所谓的深谙网络之道，
所谓的充分利用“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
阔的缝隙”，所谓的“卖谣言”，又何尝

不是一把双刃剑？
  丛新强说：“莫言
的创作总是密切关注时
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
尤其注重人类文明思想
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
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
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
觉意识。”

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窗口

“文学生活”是没有终点的“对话”


